
1 

淺述四組「四愛」 
／高明道 

 

佛教的經、律、論，無一不記

載法數，甚至可說，自從世尊初轉

法輪，宣揚「四聖諦」、「八正

道」，法數就構成了釋氏弘法利器

之一。當然，在漫長的歷史發展當

中，聲聞、菩薩各家眾多不同法

數，有時會發生較曲折的變化。本

文擬探討其中小小一例——「四

愛」。先看訶梨跋摩造、姚秦鳩摩

羅什譯《成實論．貪相品》「若貪

四供養，名為『四愛』」一句 1。

《成實論》他處再沒有提「四供

養」或「四愛」，一直要等到清朝

龍住寺成簡西宗注釋《三昧水懺》

的《〈慈悲道場水懺法〉科註》，才

獲得稍微具體一點的消息。《三昧

水懺》卷中本來說：「『天來。』『龍

來。』『神來。』『鬼來。』『旋風、土

鬼，皆至我所。』顯異惑眾，求其

恭敬，四事供養。如是妄語所起罪

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

悔！」2針對此番話，成簡西宗解釋

道：「『天』、『龍』、『神』、『鬼』，

不能常見。『旋風』，即今所謂鬼陣

風；『土鬼』者，鄉土中鬼也。『求

其恭敬』二句，正照應上希求名

譽、利養之意。『四事供養』，即飲

食、衣服、臥具、醫藥。《涅槃》

名為『四愛』。」3 

問題是：《涅槃經》並無「四

愛」之說，只在一部注釋書——隋

灌頂法師撰、唐天台沙門湛然再治

的《〈大般涅槃經〉疏》——提及：

「復有四愛，即是四事。」4查回此

處經文，即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

槃經》第七品——《聖行品》——

所謂：「出家之人有四種愛。何等

為四？衣服、飲食、臥具、湯

藥。」5因此獲悉成簡西宗的「四

愛」與契經原文略有出入，本作

「四種愛」。極其相似的說法另見

於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

經．苦樂品》：「爾時世尊告諸比

丘：『有四愛起之法，若比丘愛起

時，便起。云何為四？比丘緣衣服

故，便起愛 6；由乞食故，便起

愛；由床坐故，便起愛；由醫藥

故，比丘便起愛。是謂——比丘！

——有此四起愛之法，有所染

著。」7依此，最基本生活必需品既

然包括衣、食、住、藥四種，出家

人於之產生貪著，便總稱「四愛

起」或「四起愛」。除在經外，此

說亦見於阿毘曇，即姚秦曇摩耶

舍、曇摩崛多等譯《舍利弗阿毘曇

論．非問分煩惱品》：「何謂『四緣

生愛』？若比丘緣衣生愛，緣食生

愛，緣臥具生愛，緣醫藥生愛，是

名『四緣生愛』。」8 

以上數例，用詞有別，但意義

相通。未料，北宋施護譯《大集法

門經》載有不同的說法：「復次四

愛生，是佛所說。謂：有苾芻，因

彼衣服而生愛心。愛心起故，即生

取著。有苾芻，因彼飲食而生愛

心。愛心起故，即生取著。有苾

芻，因坐臥具而生愛心。愛心起

故，即生取著。有苾芻，因諸受用

而生愛心。愛心起故，即生取著。

此名『四愛生』。」9經文四個項目

中前面三種跟《增壹阿含》一致，

但最後一項不說「藥」，而點出

「諸受用」，用了籠統的詞語取代

具體、只有生病時需要的藥物。然

而與其說是「籠統」，不如說「不

合理」較為貼切，因為衣服、飲

食、坐臥具本都屬於「受用」。對

此點，當時趙宋的譯者應已十分清

楚，查施護等翻譯的（一）《福力

太子因緣經》「我今令其乞者得滿

所願，隨即施與，況復所有金銀、

珍寶、飲食、衣服、塗香、華鬘、

諸臥具等及餘所欲諸受用具，願我

一切應念出現······」 10及（二）

《施設論》：「我當得成如來．應

供．正等正覺已，具大智慧，具大

福德，飲食、衣服、床座、醫藥諸

受用具，悉皆豐足！」11都明白將

「飲食」等看成「諸受用（具）」

的部分。因此不得不說《大集法門

經》本身的表達方式違背邏輯。 

不過，一旦參照印度語文的對

等經文，便發現此處文字跟《大集

法門經》迥然不同。依學界共識
12，巴利藏裡相當與《大集法門

經 》 的 契 經 是 《 長 部 》

（Dīghanikāyo）的 Saṅgītisuttaṃ。

近幾十年來，該經數次譯成華語，

關鍵段落 ‘‘cattāro taṇhuppādā cīva-

rahetu vā āvuso bhikkhuno taṇhā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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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jjamānā uppajjati, piṇḍapātahetu 

vā āvuso bhikkhuno taṇhā uppaj-

jamānā uppajjati, senāsanahetu vā ā-

vuso bhikkhuno taṇhā uppajjamānā 

uppajjati, itibhavābhavahetu vā āvuso 

bhikkhuno taṇhā uppajjamānā uppaj-

jati” 13  則分別翻作：「四愛生：

友！因衣服而於比丘愛生；友！因

飲食而於比丘愛生；友！因房舍而

於比丘愛生；友！更因有無有而於

比丘愛生。」（通妙譯《等誦經》）
14「四種渴愛之生起：學友們！當

比丘的渴愛生起時，因衣服之故而

生起，學友們！當比丘的渴愛生起

時，因施食之故而生起，學友們！

當比丘的渴愛生起時，因住所之故

而生起，學友們！當比丘的渴愛生

起時，因如是有與非有之故而生

起。」（莊春江譯《結集經》） 15

「四種渴愛的生起：以衣服的原因

而生起渴愛，以食物的原因而生起

渴愛，以住處的原因而生起渴愛，

以有或無有的原因而生起渴愛。」

（蕭式球譯《合誦經》）16「四貪

生：仁友，比丘或因衣有貪心發

生，或因食有貪心發生，或因住處

有貪心發生，或因有無有而有貪心

發生。」（李穎與段晴合譯《合誦

經》）17「四出現渴愛：朋友們！

比丘的正在出現的渴愛，或因衣而

出現。朋友們！比丘的正在出現的

渴愛，或因施食而出現。朋友們！

比丘的正在出現的渴愛，或因臥坐

具而出現。朋友們！比丘的正在出

現的渴愛，或因這樣變成及不變成

而出現。」（廖文燦譯《一起唱誦巨

經》） 18「四渴愛的生起：諸朋

友，比丘生起渴愛是因為衣而生

起。諸朋友，比丘生起渴愛是因為

托鉢食而生起。諸朋友，比丘生起

渴愛是因為坐臥處所而生起。諸朋

友，比丘生起渴愛是因為這種有無

論而生起。」（慧音、慧觀合譯《合

誦經》）19 

各個譯本儘管措辭不同20，但

看得出：前三項的因與《增壹阿

含》無別，不過到了第四項，理解

上就應該產生些困難，因為譯本的

「有無有」、「如是有與非有」、「有

或無有」、「這樣變成及不變成」與

「這種有無論」到底要指什麼，並

不清楚。李、段合譯的本子在此下

注說：「有無有：bhavābhava  指精

緻與更精緻，與 phalāpala『小果與

大果』結構相同。」21似乎只讓問

題變得更加複雜。查閱西文譯者的

處理，有的直接表達，例如 Anāla-

yo 比丘提到該經第四項為 “craving 

related to ... forms of existence”22，

或如 Sujāto 比丘說 “Craving arises 

in a mendicant for the sake of ... re-

birth in this or that state”23；另有譯

者加以注解，如 Rhys Davids 夫婦

把 “bhavābhavo” 譯作「精美、可

口的食品」（ “craving arises in a 

brother because of ... dainty 

foods”），然後注解裡補充說明：

該詞直譯「有無」，本來是個片

語，在不同釋典指（一）來生或毀

滅、（二）較好的來生或較差的來

生，但據佛聲（Buddhaghoso），此

處含「油、蜂蜜、醍醐」等義。24

另參 Walshe 氏在 “Craving arises in 

a monk because of ... being and non-

being (itibhavâbhava-hetu)” 處注中

表示：佛聲在《〈長部〉義說》羅

列「油、蜂蜜、醍醐」等，看來費

解（“seems mysterious”），且未為

注釋《〈長部〉義說》的《〈長部〉

疏》所沿用。25足見，第四項確實

有探討的必要。 

從《長部》整體的描述來看，

帶有「四」這數目的法數當中有

「渴望心的四種出現」（ “cattāro 

taṇhuppādā”）。以第一項為例，說

法的舍利弗稱呼在場的師兄弟

（“āvuso”），並提出「當一比丘心

中渴望出現時」（“bhikkhuno taṇhā 

uppajjamānā”），「可能就是因為法

衣而出現的」（“cīvarahetu vā ... up-

pajjati”）。針對此項，佛聲的注單

就經文「因為法衣」一詞（“cīva-

rahetūti”）加以發揮，用「由於法

衣的緣故」（“cīvarakāraṇā”）來確

定其含義。花篇幅來澄清那麼一個

普通詞語的使用重要嗎？顯然是。

複合詞中後置的 “-hetu” 可傳達「基

於」、「因為」（“on account of”）與

「為了」、「以便」（“for the sake of ”）
26，二者含義相差甚遠，而儘管大

部分譯者採納前者，諸如通妙和廖

文燦的「因 x 而 y」、慧音與慧觀

的「因為  x 而 y」、莊春江的「因 

x 之故而 y」、蕭式球的「以 x 的原

因而 y」、李穎與段晴的「因 x 有 

y」、Rhys Davids 夫婦和 Walshe 氏

的 “... because of ... ”，還是有出家

學者選擇後者——即 Sujāto 比丘的 

“... for the sake of …”。兩種解讀，

概念上無法相容，然而一旦把  “-

hetu” 與 “-kāraṇā” 並列，二者明指

理由的功能則不再模糊。27於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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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說  “cīvarahetūti tattha manāpaṃ 

cīvaraṃ labhissāmīti cīvarakāraṇā 

uppajjati”（「〔渴望的心〕因為法

衣、基於法出現：『那邊，〔這件〕

愜意的法衣，我一定要拿到手

上！』」），語意十分清楚，對經文的

掌握已有幫助，《疏》的作者自然

不覺有必要加以進一步的詮釋。 

第二、第三兩項的「托缽得來

的食物」（“piṇḍapāto”）及「可以

歇腳、睡覺的地方」（ “senāsa-

naṃ”）都一樣，指具體在眼前，

且因而可能引起貪欲的物質，《義

說》認為毋需贅論。到最後一項的 

“itibhavābhavahetu”，則不然。佛

聲先將 “iti” 獨立起來，表明那是一

個意味著舉例、比較的虛詞（“et-tha 

itīti nidassanatthe nipāto”），作用在

襯托「猶如因為法衣等等，同樣也

因 為  bhavābhavo 」（ “yathā cī-

varādihetu, evaṃ bhavābhavahetūpīti 

attho”）28，而至於單數 “bhavābha-

vo”，《義說》指出「在此是一級或

特級、〔當事人〕很想要的29芝麻

油、蜂蜜、石蜜等」（“cettha paṇī-

tapaṇītatarāni telamadhuphāṇitādīni 

adhippetāni”）。乍看之下，此處被

解釋的詞語——一般所謂「有無

有」等——及其釋義實在沒多大關

係，然而仔細思索，其間微妙處很

清楚，不由得對佛聲感到由衷欽

佩，因為他老人家既能照顧上下

文，又不忽略詞義。就語境論，接

在衣、食、住後最合理的項目無非

是「藥」，而《〈長部〉義說》臚列

的「芝麻油、蜂蜜、石蜜」根據戒

律確實屬於出家人可以食用的藥
30，質言之，作者明瞭：第四項照

理指藥物。那麼，他所見的契經在

此偏偏提了個跟藥了無關係的詞

語，所以只好趕快脫離「有無」的

範疇，而把 “bhavābhavo” 轉移到

一方面可以形容藥，另一方面足以

引起欲望的意思——“bhavo” 既含 

“excellence” 義31，便用巴利語 “pa-

ṇīta” 來解釋32。佛聲既用形容詞加

上同一形容詞的比較級來闡釋 

“bhavābhavo”，絕不可能把該名詞

視為 “bhava + abhavo” 的組合，因

為「有、無」在此文脈毫無意義可

言。很顯然，《〈長部〉義說》此處

將 “bhavābhavo” 看成 “bhava + ā-

bhavo”，並主張 “ābhavo” 的 “ā-” 

意味著程度上的加強。33 

據巴利傳本，佛聲能運用如此

巧妙的詮釋，這在梵語傳本身上就

不可能，因為地方語言在轉換成雅

語的過程中，“bhavābhava” 被調整

為 “bhavavibhava”34。不僅梵語的 

Saṅgītisūtra 如此 35，梵語的論亦

然。以《俱舍》類文獻為例，陳真

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分

別聖道果人品》說：「如經言：『比

丘因衣服貪愛欲生生，欲住住，欲

取取；因飲食及住處貪愛欲生生，

欲住住，欲取取；比丘因如此有非

有貪愛欲生生······』廣說如經。」
36唐玄奘《〈阿毘達磨俱舍〉

論．分別賢聖品》將此處翻成：

「契經言：『苾芻，諦聽！愛因衣

服應生時生，應住時住，應執時

執。如是愛因飲食、臥具及有無

有』，皆如是說。」37其中的「因如

此有非有」、「因······有無有」都譯

自 “iti bhavavibhavahetor”。38值得

注意的是：《大般涅槃經》除了上

引《聖行品》外，在《師子吼菩薩

品》另有一段相關的記載：「復次

——善男子！——出家之人有四種

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

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

欲，三為臥具欲，四為有欲。是名

『四惡欲』，是出家病。有四良藥

能療是病，謂：糞掃衣能治比丘為

衣惡欲，乞食能破為食惡欲，樹下

能破臥具惡欲，身心寂靜能破比丘

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

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

『少欲知足』。」39顯然缺了「有、

無有」的「無有」。此說在論典也

可以找到，如符秦罽賓三藏僧伽跋

澄譯《鞞婆沙論．六身愛處》：「應

說四，如起四愛。彼說：比丘、比

丘尼因衣愛起而起，著而著，立而

立。因食、床臥，依此有，比丘、

比丘尼愛起而起，著而著，立而

立。」40或如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

伽提婆譯《三法度論．德品》：「復

次四愛生，衣、食、坐處、有故。

於中為衣愛所持說糞掃衣，為食愛

所持說乞食，為坐愛所持說無事。

若成就此三功德，是方便滅有愛，

以善損故。」41 

縱覽以上四組「四愛」，依初

步判斷，較為原始的四項搭配應該

是衣、食、住、藥（即《增壹阿含

經．苦樂品》「四愛起」或「四起

愛」、《大般涅槃經．聖行品》「四

種愛」、《舍利弗阿毘曇論．非問分

煩惱品》「四緣生愛」與《成實論》

「四愛」）。接著用「有」來代替

「藥」（即《大般涅槃經．師子吼

菩薩品》「四惡欲」、《三法度論》

「四愛生」、《鞞婆沙論．六身愛

處》「起四愛」與《阿毘曇毘婆沙

論．使揵度不善品》「四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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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將「有」擴充為「有、非有」
42，前面還冠上「如此」（itibhavā-

bhava/iti bhavavibhava）（如 Saṅgī-

tisutta/Saṅgītisūtra 與《〈阿毘達磨

俱舍〉釋論》等論著）。至於北宋

《大集法門經》「四愛生」中在衣

服、飲食、坐臥具後殿上「諸受

用」，多少令人費解。難道當時譯

師所看到的並非 bhava 或 bhavā-

bhava/bhavavibhava，而是 anubha-

va？43 

 
1. 見 T 32.1646.309 c 1-2。 

2. 見 T 45.1910.974 c 17-19。 

3. 參見 X 74.1496.767 c 3-9。另參

清「寓古婁青螺菴沙門書中智證

錄《〈慈悲道場水懺法〉隨聞錄》

（ X 74.1495.704 a 6-14）。 

4. 見 T 38.1767.127 c 14。 

5. 見 T 12.374.440 a 26-27。南本見 

T 12.375.681 c 20-21。 

6. 「便起愛」三字一句，是《增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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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545.508 a 29）、（二）西晉竺

法護譯《須真天子經》「便起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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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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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jjati”，所以是第四個邏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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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見 Anālayo 著 From Crav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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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 Trätow 合譯 Zusammens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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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aitrimurti-traetow>, 22.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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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ali Dîgha Nikâya. Part III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Vol. 

IV）（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第 220 頁第 3 注。 

25. 分別見 Maurice Walshe 譯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Teachings of the Buddha）（Bos-

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第 491 頁、第 619 頁第 1065 

注。 

26. 見 T. W. Rhys Davids、William 

Stede 合著 Pali-English Dictiona-

 
ry（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21）第 733 頁。 

27. 參上引 Wijesekera 書，第 152 頁。 

28 . 近代華文譯者，蕭式球、李穎

與段晴根本不理文中的 “iti”。通

妙的「更（因······）」雖然構成

程度上的進階，語意上不盡理

想，但最起碼擺在「因」前面，

比 起 莊 春 江 的 「 因 如 是

有······」、廖文燦的「因這樣變

成······」或慧音、慧觀的「因為

這種有無論······」似要修飾後面

的名詞來得合理些。 

29. “adhippeta” 含 “desired” 義（見 

Margaret  Cone 編 A Dictionary of 

Pāli. Part I: A-Kh〔Oxford: The Pali 

Text Society, 2001〕第 92 頁），另

參對等梵語形容詞 “abhipreta”——

“to whom one’s heart is devoted, 

dear”（見 Monier Monier-Williams 

編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9〕

第 66 頁 a-b 欄）。 

30. 參 Inoue Ayase 著 “Sugar in the 

Vinayas”（收錄於 Journal of In-

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65.3〔March 2017〕第  141-146 

頁）第 141-142 頁。 

31. 見 Margaret  Cone 編 A Dictio-

nary of Pāli. Part III: p-bh（Bris-

tol: The Pali Text Society, 2020）

第 631 頁與上引 Monier-Williams 

書第 749 頁 a 欄。 

32. 見上引 Cone 詞典第三冊第 160 

頁 “fine, excellent; best”。另參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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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見 Franklin Edgerton 編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

mar and Dictionary. Volume II: 

Dictionary（Delhi: Motilal Banar-

sidass, 1985）第 360 頁 b 欄。 

33. “intensity”，見上引 Cone 書第

一冊第 274 頁。從學界相關討論

（這些探討所反映的理解跟拙文

結論不同）容易看出 “bhavā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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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作品中的 Kuan Tse-fu 著 Mind-

fulness in Early Buddhism: New 

approaches through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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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and Sanskrit sources（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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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āndhārī Commentaries on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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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 “Abhidharmic Elements in 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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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our and the abhedyaprasāda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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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Bart Dessein、Weijen Teng 合編

Text,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bhi-

dharma across Buddhist Scholastic 

Traditions〔 Brill: Leiden/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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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見  SF 253- Saṅgītisūtra—Ernst 

Waldschmidt（ <https://suttacentra 

l.net/sf253/san/waldschmidt>, 23.5. 

2020）。 

36. 見 T 29.1559.269 b 26-29。 

37. 見 T 29.1558.117a25-27。 

38 . 參 Vasubandhu: Abhidharm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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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見 T 12.374.527 a 23-b 1。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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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說如上。」見 T 28.1546.19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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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見 T 25.1506.17 c 1-4。 

42 . 參  Roderick S. Bucknell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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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yukai, 1997）第 229 頁。 

 

 

11881 


